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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 ! ! ! ! ! !"#灾情严重十万火急

马文瑞讲到此处，有些激动，他停下来，
望着面前这些淳朴的地、县、乡干部，语气沉
重地说：“同志们，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尚且
懂得为民办好事，追求踏踏实实的政绩。我
们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
当从中吸取哪些有益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人
应该具有更加崇高的精神境界，更加远大的
人生理想……”

马文瑞借古论今，形象生动，寓意深刻，
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空前的反响。许多年之
后，亲耳聆听过此次讲话的高树岐回忆起来，
仍然感慨不已。他说，“我今天担任延安的专
员，仍然是按马书记的讲话要求自己的。”

陕西的地形，是狭长而奇异的。有人说
像一个跪姿的兵马俑，陕北是头和胸，关中
是腹部，陕南是臀部和腿脚。这的确是某种
机缘巧合，象征着秦人的奇迹和骄傲。的确，
陕西不仅是帝王之都、文士之乡，历来更是
出勇士和将军的地方，可谓文韬武略、地灵
人杰。远的不论，就拿今世来讲，西北革命
中，仅陕北的延安子长，榆林清涧，就涌现出
几十位将军和共和国部长级干部。这些共产
党人，个个文武双全，史册有名。这或许也算
对“跪姿秦俑”的现代诠释。而马文瑞正是他
们中间的杰出一位。

眼下，在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心目中，
故乡陕西及其 !"##万秦人，就是一尊巨佛，
是他心中恒久敬仰的“佛”。从少年时期，他
就在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摆脱压迫而拼着
性命“闹红”，如今年近古稀，又不辞辛苦在
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摆脱贫穷而日夜操劳
着。在他看来，这便是他的幸福，也是他的幸
运。他是有信仰的人，一个人的信仰，就是幸
福的源头。

时值 $%"$年七八月间，陕北正是整天
艳阳高照，旱情渐重，可陕南已经进入了雨
季。这就是陕西的特色。盛夏时节，关中酷热
难耐。秦岭山中，浓云密布，雷声大作。横跨

东西的秦岭在兴风播雨了。关中正是
三夏大忙，陕南的稻田已经葱绿迷
人，可就在这时，天灾骤然降临。汉中
和关中南部一些地方连降暴雨，发生
了建国以来罕见的洪涝灾害，这对本
来就贫穷落后的革命老区人民无异
于是雪上加霜。

陕南老区的宁强、勉县、南郑以及留坝、
略阳、太白、凤县、宝鸡等地，几天的降雨量
达到 &##!'##毫米，许多地方洪水咆哮，泥
石翻滚，山体滑坡、江河塌方，汉江、嘉陵江
等堤岸多处决口，大面积农田被冲淹，大量
房屋倒塌。据统计有 ((个县、市、区，!"!!多
万个生产队，)(!万人遭受灾害。毁坏农田
(##多万亩，倒塌房屋 (!万多间，摧毁村庄
!!# 多个，失踪和死亡 '## 多人，受伤 &###

多人，!#多万人无家可归。洪水泥石流使相
当多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害，有 )!*

个厂矿无法开工被迫停产，!(条公路干线中
断，宝成、宝天、阳安铁路停运，西南方向交
通几乎瘫痪。灾情严重，十万火急。

身在陕北的马文瑞闻讯，连夜部署救灾
工作，他当即要求省委、省政府立即派工作
组到灾区现场帮助指导抢险救灾，他自己也
星夜兼程赶回西安，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
安排抗洪抢险。"月 !+日，由省委常委、副省
长宋友田带队，省级有关部门干部 )*#多人
组成工作组，立即奔赴汉中、宝鸡等地查看
灾害实情，慰问受灾群众，帮助解决抗洪抢
险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同时，马文瑞又派出
人员赴京向中央汇报灾情。

抗洪救灾战役打响，指挥中心在省城西
安。马文瑞亲自坐镇，废寝忘食，日理万机：
调配救灾急需的大量车辆、物资，督催配合
中央有关部委抢修交通，组建医疗队下去，
把握媒体宣传火候，调遣部队支援，协调省
地配合，随时掌握各地救险进度和灾民安置
情况……没完没了的紧急事件的处置，从早
到晚忙得不可开交。灾区人民的呼救，遇难
群众的呻吟，时刻犹在耳畔，使他的心时刻
牵挂着灾区，日夜难安。
他一连三四天没有离开办公室，饿了随

便扒两口，困了和衣在沙发上躺躺。就在这紧
要关头，马文瑞心脏病被诱发。这一回相当严
重，几乎实施抢救。等到危机过后，他一边打
着吊针，一边继续坚持指挥全省抢险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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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汪铭早早地入睡了，因了明天一早
的那次“飞”，那次与众不同、无出其右的
“飞”。终究心里搁了这件大事情，汪铭很罕见
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就在这时，他听到有
什么“沙沙”声从房门外传来。汪铭惊醒，欠起
身子，侧耳倾听，有吠声传入，是“大黑”，这让
汪铭难以置信。“大黑”早几天突然
地消失不见，这让汪铭很是沮丧，但
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那是因为，
早在几个月前，当恩师李明亮要他
从邮件里将“大黑”的照片发过去，
他便有一种不祥之兆。

打开房门，果然是“大黑”站在
门口，那一对狗眼闪烁着温润的光
芒，亦有万般惊喜藏在里面。汪铭
尽管个性独特，为内心的一个想法
而能做到决死一战，但终究还是个
很单纯、很简单的男生，或者说，是
个任什么事不愿多想的男生。所
以，当“大黑”以他永远无法理解的
方式再次回到身边时，他的态度是
回来就好啊。至于“大黑”为什么又
会回来？就像它为什么会突然地离
去？汪铭就不作探究了，换句话说，汪铭我也
探究不了。抚摸着“大黑”温暖的身子，汪铭还
是无法入睡，他想到了不久前发生的种种情
景。
那个下午，老爸汪红旗打来电话，要他晚

上来天河里吃饭，又说再没几天就是你的生
日了，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生日怎么个过
法？“一眨眼阿铭虚岁 !(了，这次无论如何要
过得隆重点”，老爸在电话中如此强调。不过，
当汪红旗说起过生日这事，尤其说到周小姐
有个好主意，她来出钱，要在黄浦江的游艇上
给阿拉尼子阿铭办个十分别致的生日派对
时，汪铭沉下了脸，他短促而简单地说了三个
字：“不需要。”
汪红旗一个发愣：“为什么不需要？”
汪铭讽刺地撇了下嘴：“神马都是浮云。”
汪红旗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阿铭，

侬给我讲讲清楚。”
“意思就是我不想跟这个周小姐打什么

交道。”
这下轮到汪红旗沉下脸来，他一言不发

地看着床头上的那个大包，想着什么心思。

汪铭的双眼很茫然地看着窗外黑咕隆咚
的天空，什么也没想地发着呆。好一阵，他突
然惊醒地回过了神，看看汪红旗，站起身子冷
冷地扔了这么一句：“老爸，没有什么事情我
回去了，去做‘跑酷’训练。”
听汪铭这么一说，那汪红旗明显地被激

怒了，他用手一指：“坐下、坐下，侬给我坐下，
给我倒口水。”汪红旗一口气将水全
部喝完。汪铭还想给他倒水时，却被
他挥手制止了：“阿铭，老爸 !#多年
来对侬讲的人生道理，最重要的是哪
一条？”

汪铭打量着老爸，迟疑地回答：
“是做人一定要讲诚信吧？”

“对格，”汪红旗脸色开朗了起
来，“讲过的闲话一定要算数。因此，
侬答应我不去‘飞’了，就一定不会去
‘飞’？”

“在老爸的角度上，这是对的，”
汪铭沉声地回答，“但老爸你难道忘
记了？你不是说过汪家门想要翻身就
靠我汪铭这条腿么？汪家门的未来不
就靠我汪铭的惊世一飞么？”

汪红旗被汪铭这一抢白搞得有
点哑口无言，接着便气急败坏地说：“我没忘
记，肯定没忘记。老爸确实讲过这些话，实事
求是说，老爸也确实曾经偷偷地希望阿铭在
‘跑酷’上能跑出一个名堂，希望侬一飞冲天、
一跳成名，那样，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就会有彻
彻底底的大变化,阿铭啊，阿铭，侬说说，这些
年来，老爸对侬算是好还是不好？”
“好。”汪铭的回答绝对干脆利落。
“我从来没有对侬讲过这句话，老爸我这

一生是失败了，是一败涂地啊。”汪红旗低下
了脑袋，显得相当的垂头丧气，“我一生追求
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被社会克隆，也不情
愿被大众生活复制，但 (+年过去后，我知道
自己错了，我是被我自己误导了，引上歧途
了。阿铭啊阿铭，其实我一点不比姓熊差，侬
也一点不比他的儿子差，但我坏在当年太要
做梦，而侬输在了一开始的起跑线上，老爸真
的对不起侬啊……阿铭啊阿铭，那个女人，侬
应该知道她是侬的啥人了，她讲的话侬不一
定要全部相信，我也不会完全相信，但她对侬
对我都是一个机会，再讲不管阿拉两人如何
看她，侬的 -./里毕竟有她的密码。”


